
2019年5月18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市一个赌场开幕，中国客人围坐在赌桌旁。摄：Jorge Silva /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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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网络诈骗：东南亚发展结构暴力的产物、国际性犯罪的诈骗未来

柬埔寨为何会成为网络诈骗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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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柬埔寨因为中国血奴案、马来西亚人被困诈骗园区、台湾香港大型跨境诈骗案、等新闻事件的

发酵，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而“网络诈骗”、“强迫劳动”、“人口贩卖”等现象的层层曝光，使得这个“被诅

咒的国度”再次成为“人间地狱”的代名词。

柬埔寨为何会成为网络诈骗的聚集地？网络诈骗如何在东南亚遍地开花？网络诈骗又如何转变成国际性的

犯罪集团？本文将从柬埔寨的历史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及那些被困网

投诈骗园区的劳动者们的生存困境。

土地暴力、贪腐和家长式庇护网络 


“你知道西港为什么这么乱吗？因为西港是赌徒的最后一站。” 


不久前，一位嘟嘟车（东南亚常见三轮摩托）司机跟我讲了一个柬埔寨人熟知的笑话：只有二星以上的将

军才能够在西港拥有土地，且这些土地最终会以各种方式转手到中国投资者的手上，变成赌场、网络诈骗

园区和酒店。

“他们声称那是属于军队的土地，把村民都赶到其他地方。几年后那里就盖满了高楼大厦。”纪录片《柬埔

寨之春》就曾纪录过这种以国家名义来征收土地的事件——金边万谷湖案例。

柬埔寨是推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但其国内政治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时期，产权的界定至今仍不明晰，大

量的私人土地被通过暴力的方式集中在政治精英的手上，如将私人土地强制转换成国家土地，或因商业开

发驱逐居民。2007年，政府以开发公共道路为由，将长期生活在西港Spean Ches村的渔民驱逐，105个

家庭房屋被宪兵和警察烧毁。

根据柬埔寨人权中心2013年的报告（Cambod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Cambodia: Land in

Conflict：An Overview of the Land Situation,2013），自2000-2013年期间，超过70万柬埔寨人受

到ELC的影响，超过300万公顷的土地（16.6%的国土面积）以ELC的名义卖给国内外公司和政治精英

（ELC，经济特许使用地，即可以交易的国家私有土地，ELC主要以出租的形式租用给国内外公司进行商业

经营，租期最高99年）。而其中，约有20%的特许使用地掌握在柬埔寨人民党的五位领导人手里。并且，

在2008年到2013年间，有超过85万公顷的国家公有土地转换成国家私有土地。

看似无关的土地问题，事实上是柬埔寨网络诈骗园区赖以建立的制度基础。柬埔寨以建立经济特区的方

式，将土地租给开发商，然后建立起诈骗园区。7月15日，半岛电视台发布的纪录片Forced to Scam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tdC4zQso&t=414s


然 起

便揭露了位于菩萨省的经济特区实则为网络诈骗园区。还有一些土地通过私人合作的方式开发成园区。

通常，这些园区是办公室的形态，被租赁给网络博彩公司的老板，收取租金和管理费。“管理费”由专门的

物业收取，这些物业又被称为园区管理员。据知情人士透露，管理费是地主为这些公司提供政治庇护所收

取的保护费。

作为后发展国家，东南亚国家并没有早期西方国家利用殖民优势来积累国家财富的基础。柬埔寨在全球资

本主义发展中的弱势处境，更使得政府采取“榨取式”的发展策略（注1），通过掠夺和开发本国的自然、土

地资源的方式来快速积累国家发展的资本，但这些策略制造了不平等的苦难根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tdC4zQso&t=414s


2018年8月2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市，一个大型海滩度假村建筑工地旁边的棚户区。摄：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资料，自2011年开始，柬埔寨的经济增长速度均维持在7%以上，因其成衣制造业和

房地产行业而迅速发展。但在这些发展成果的背后，承载著诸多显而易见的灾难：森林破坏、土地暴力、

网络诈骗和毒品枪支泛滥等。柬埔寨不仅连续四年被评为东南亚清廉指数最低的国家，还是近二十年来森

林退化率最严重的国家，大量的原始森林因为伐木而遭到破坏。在美国国务院最新发布的《2022人口贩运

报告》中，更将柬埔寨从原本的二级降到了第三级，矛头直指柬埔寨大量存在的网络诈骗园区和强迫劳动

的现象。

与此同时，从1863年法国殖民开始，柬埔寨多次的政权交替和国家体制的变化也造就了这里复杂的政经结

构。1953年柬埔寨正式独立为“柬埔寨王国”，在1970年被龙诺武装推翻，成为“高棉共和国”。这一政权

维持了五年后被共产党波布推翻，成为“民主柬埔寨”，并在1975-1979年间实行共产主义政权，又称“红

色高棉”。后来洪森到越南搬救兵，越南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78年进军柬埔寨，波布政权结束。在此

之后，越南占领柬埔寨长达十年，直到1989年才从柬埔寨撤军。撤军之后，因柬埔寨内部政党纷争多，在

国际势力的监督下，于1991年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并进入联合国接管的主权让渡时期。1991-1993

年，联合国积极推动柬埔寨的民主政权建设，并于1993年开始第一次的民主选举，柬埔寨改国名为“柬埔

寨王国”。一直到1998年洪森赢得大选后，柬埔寨的政局才逐渐趋于稳定。

事实上，1998年洪森刚上台的时候，并没有牢牢掌握政治权力，其所主导的人民党（CCP）也一直受到奉

辛比克党（FUNCINPEC，保王党）和沈良西党（SRP，反对党）的左右与挑战。随著2013年洪森在大选

中胜利，铲除反对党沈良西党后，CCP一党独大，洪森的政权才得以稳固。萧文轩等（2019）在《柬埔寨

的政治经济变迁》一书中指出，洪森以民主制为外壳，逐渐形成家父长式的政治庇护网络。如今，柬埔寨

正一步步走向发展型权威权主义国家，人民党一党独大和洪森的家族式庇护网络，为贪腐提供了保护伞。



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持续的对柬投资，柬埔寨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度逐

渐降低，这为洪森的威权统治提供了后盾。尽管黄赌毒等下水道产业不是一

带一路的计划发展项目，却引来无数的中国投资者和投机商趁此机会朝向海

外发展。

在国际关系上，从2003年起，中国便成为了柬埔寨最大的外援国，中柬亲密也逐渐成为柬埔寨在面对国际

民主力量时的挡箭牌。在联合国接管期间，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外援来推动柬埔寨的经济成长，从而达到社

会稳定的作用，并借此推动柬埔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随著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持续的对柬投资，柬

埔寨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度逐渐降低，这为洪森的威权统治提供了后盾。

一带一路不仅给柬埔寨带来了中国资本，还带来了黄赌毒等下水道产业。尽管这些产业不是一带一路的计

划发展项目，却引来无数的中国投资者和投机商趁此机会朝向海外发展。在中国近十年严厉的扫黄打黑政

策下，黄赌毒产业不断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比如菲律宾马尼拉，柬埔寨西港，缅甸的妙瓦底等。2019

年，西港持合法牌照的赌场高达91家，这些赌场多数为中国人所开设。此外，西港的KTV、会所都有借助

柬埔寨官员的庇护提供色情和毒品服务。柬埔寨官员以占干股的形式为这些场所提供庇护，这些场所亦雇

佣柬埔寨合法持枪的宪兵作为安保人员。

“你知道西港为什么这么乱吗？因为西港是赌徒的最后一站。”长期从事博彩行业的谷明曾这样跟笔者介

绍。

因此前在澳门、缅甸小勐拉和泰国等地从事赌博行业，谷明非常了解博彩产业生态。由于澳门的正规赌场

对出码/签码——即从赌场借筹码——的征信审核较为严格，因此西港赌场的公关和叠码仔往往从澳门和中

国大陆寻找失利的赌客，并为他们提供借贷服务。“只要是个人他们都给你出码”。这样的宽松环境滋养了

许多以此为生的人，并成了西港日后绑架勒索现象趋于严重的导火索。

由于出码的条件宽松，叠码仔们通常由持枪的保镖或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组成，以此保证赌客输了钱之后会

偿还赌债。来到西港的赌客，也抱著殊死一搏的心态借筹码。一旦他们输光了手上的筹码，叠码仔便会将

他们软禁在赌场的酒店里，然后打电话给赌客的家人，逼迫他们还钱。如果不还钱，可能就会被杀害，因

此西港被称作“赌徒的最后一站”，生命的最后一站。



2018年3月30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市的晚间，电单车手和新美高梅赌场倒映在水坑中。摄：Brent Lewin/Bloomberg via 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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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网络博彩及诈骗产业变迁 


2016年，在菲律宾的政策暧昧之际，菲律宾的网络博彩行业也开始向外转

移，他们瞄准了同样推行博彩合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于金界赌场垄断了

金边方圆200公里内的合法经营许可，柬埔寨边境地区成为为数不多的可选

方案

2016年，在菲律宾的政策暧昧之际，菲律宾的网络博彩行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他们瞄准了同样推行博彩合

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于金界赌场垄断了金边方圆200公里内的合法经营许可，柬埔寨边境地区成为为

数不多的可选方案

越来越为公众所熟知的网络诈骗，起源于电信诈骗，由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电信

诈骗最早起源于台湾金光党，在中国大陆设立机房，以打电话的方式行骗。2009年，两岸签订《海峡两岸

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后，电诈行业开始出走东南亚，慢慢转型成虚拟货币、杀猪盘等网络诈骗

模式。

其中，菲律宾因其合法发放网络赌博牌照而成为该行业的重要推手。 


https://www.chinanews.com.cn/tw/2021/04-16/9456662.shtml


早在2003年，亚洲最早的网络博彩业牌照机构——第一卡加延（First Cagayan）就开始为网络博彩公司

提供服务，替菲律宾政府保障并监督博彩公司的合法运营，一共发放了114张牌照。

在2016年大选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承诺要打击毒品和网络赌博。实际上，杜特尔特的确开始大力打

击毒品买卖，但在博彩行业上，他只是以政府直接运营的PAGCOR机构取代第一卡加延，成为菲律宾唯一

可以合法发放网络博彩牌照的机构，并将发放牌照变成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PAGCOR公司作为菲律宾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杜特尔特当局的赚钱利器。到2018年底为止，PAGCOR公

司一共发放了56张牌照，未拿到牌照的博彩公司统统被视为非法公司，不受菲律宾政府保护。这一举措使

得菲律宾博彩业的税收在短短的3年内增长3倍，到2018年达到356.2亿比索（约200亿台币，500亿港

币，436亿人民币）。

2016年，在菲律宾的政策暧昧之际，菲律宾的网络博彩行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他们瞄准了同样推行博彩合

法化政策的柬埔寨。但由于金界赌场垄断了金边方圆200公里内的合法经营许可，柬埔寨边境地区成为为

数不多的可选方案，如最南端的西港、柬泰边境的波贝，以及柬越边境的木牌等。

其中，西港拥有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发展对象。在柬埔寨追求经济快速增

长的政策以及中国投资的带领下，西港从一个海边港口的小渔村，逐渐成为了仅次于金边、暹粒的第三大

城市。从2017年底到2019年中旬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西港便发展成传闻有“30万网络博彩人员”的赌

城，而网络博彩行业也仰赖当地保护势力逐渐遍布柬埔寨。

许多人认为，柬埔寨的网络诈骗行业是从合法的赌博行业转型而来。事实

上，风靡一时的房地产投资、赌场、网络诈骗等行业一直是并行发展的，但

在2019年的“818禁赌令”之后走向极端。

许多人认为，柬埔寨的网络诈骗行业是从合法的赌博行业转型而来。事实上，风靡一时的房地产投资、赌

场、网络诈骗等行业一直是并行发展的，但在2019年的“818禁赌令”之后走向极端——2019年8月18

日，柬埔寨政府颁布《禁止发放网络赌博牌照》的禁令，并要求网络博彩公司在2020年1月1日前撤离柬

埔寨。这便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禁赌令和818事件。

除了令大家谈虎色变的“杀猪盘”，网络博彩公司也有不同的分类，并非像网络上所流传的“所有从事网络博

彩行业的人员都是诈骗人员”，不同的博彩公司也渐渐形成行业的鄙视链。第一类是“比较正规”的线上博彩

网站，如太阳城，这一类的博彩公司将一些线下赌场的业务搬到网络上，也被称为现金网。第二类是介于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47516


模糊地带的公司，区别在于他们会评估赌客的存款来限制他们可以提现的金额。如果赌客赢取的金额太

大，他们便会以各种理由来限制或冻结他们的账户。第三类则是以投资、淘宝刷单和情感诈骗为主的诈骗

公司。

禁赌令之后，大量的网络博彩公司开始往缅甸妙瓦底、迪拜和格鲁吉亚等地转移。而在业务上，由于中国

持续进行断卡行动、反诈宣传等政策，使得网络博彩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利润受限，通过银行卡转移诈

骗所得收益也变得愈发困难。

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国际，如印度、美国、欧洲等地，也因此产生了国内盘、国际盘的分类。 


2020年，随著Covid疫情的爆发，中国政府收紧出入境政策，不仅限制中国公民申办新护照，还在部分网

诈重灾区进行“剪护照”的行动，如福建安溪。在机场里面，更是有当地警方提前审核出境人员签证并劝阻

他们“非必要不出境”。从事网络博彩和诈骗行业的人主要以华人群体为主，如马来西亚华人、台湾、中国

大陆等地，其中中国对于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措施使得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来源。加上国际盘的兴

起，待疫情趋缓后，他们便开始寻找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并以同样的高薪诱骗方式吸引海外劳工。

同时，网络诈骗行业也从“中国人骗中国人”逐渐转变成全球性的诈骗活动。 


整体而言，中国采取的断卡行动和劝返活动，只是试图将网络诈骗阻隔在国门之外，减少对中国社会的危

害；并通过取消户籍威慑海外公民，将“有害”的公民排除在国家之外。

但在打击国际犯罪上，中国却没有主动的作为。中国与柬埔寨当局合作的中柬联合执法，也多以遣返及抓

捕在中国境内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为主。中国警方会事先敲定一份抓捕的名单，然后由柬埔寨警方提供入境

记录和过海关时的照片，实行定向抓捕。但吊诡的是，这份名单会以一定的标价从柬埔寨警方流传到中国

罪犯手上，然后通缉名单上的部分人员会事先躲藏起来。



2020年2月18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城的建筑工地。摄：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818禁赌后，政策变化如何加剧诈骗趋势 


818禁赌令不仅使得网络博彩公司集体出走，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恶果：

围绕这一产业而发展起来的房地产投资、赌场、会所、超市和餐厅等均遭到

毁灭性的打击。

818禁赌令不仅使得网络博彩公司集体出走，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恶果：围绕这一产业而发展起来的房

地产投资、赌场、会所、超市和餐厅等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让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许多在西港工作的

人亦因此丢失了生计。

2021年1月18日，柬埔寨华人报纸《柬华日报》发布了一则新闻：2017年至2020年，西哈努克省共批准

了1514个投资项目……2020年，该省发生多起土地纠纷案，目前仍处于调查、解决、协调的案件有886

起，这些土地纠纷案包括：城市土地纠纷案、非法侵占林地和国有土地...

此外，根据《今日柬闻》2022年7月3日的报道，西港目前有1155个未建成的烂尾楼项目，约占西港所有

建筑的70%至80%。

从2017年底开始，许多投资者在房产中介的鼓励下租地盖楼，他们声称自己认识网络博彩公司的老板，大

楼盖好后可以出租给这些公司作为办公地点，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可以回本。但传说的“30万网络博彩从业人

员”实际上有多少，并没有人知道，这些房产投资也在网络博彩公司大出逃之后变得无用武之地，并因为拖

欠租金而大量遭到地主的驱逐。

根据柬埔寨土地规划和建设部2020年发布的数据，西港的平均地价在过去三年内翻了10倍，在818之后均

价仍维持在1500美元左右 据一位在当地租地盖楼的投资者说 西港的地价和硬卡产权（即永久产权）的

https://jianhuadaily.com/20210115/102298?fbclid=IwAR3S_EXrPasknAZxLWflo_LukuvAt03OO6GAnNuuIWg7sFCOxD36eV5ixnk
https://mp.weixin.qq.com/s/3kJC9uZoLdfpRwwunwlQSQ


价仍维持在1500美元左右。据 位在当地租地盖楼的投资者说，西港的地价和硬卡产权（即永久产权）的

房屋，高峰时曾炒到了15000-20000美元/平方米。

当时，柬埔寨的利鑫集团和薛蛮子、欧成效等人通过分割国有的经济特许用地卖给中国的散户来炒高地

价。炒地天王薛蛮子更是对外声称在西港投资了上万亩土地，并以其公知的流量吸引国内的投资客来炒地

炒房，但818之后便不见踪影。

网络博彩人员出逃、投资者失利、商家倒闭、赌场裁员......西港的经济在一夜之间陷入停滞。这也是西港

开始走向疯狂和失控的开端。

如前文所述，西港有许多依靠赌客为生的叠码仔，他们有著专业的绑架技术和作案工具。818之后，西港

大部分的赌场开始裁员、减薪，甚至是倒闭。于是叠码仔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专业的绑架团伙，他们从帮赌

场追债的保安变成了无差别绑架的罪犯。2020年，西港还曾经出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河南帮绑架团伙，他

们不仅绑架勒索，甚至在家属支付赎金之后，仍然不放人直接撕票。最后是在中柬联合执法的合作下，这

个团伙才最终覆灭。

叠码仔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专业的绑架团伙，他们从帮赌场追债的保安变成了

无差别绑架的罪犯。

在疫情大封锁、各国严控边境的背景下，网络博彩公司越来越难通过偷渡的方式把员工带到柬埔寨，偷渡

的成本也变高，一个人的偷渡费用可能便高达一两万美金。据一位认识蛇头并帮忙联系偷渡的中国人讲

述，如果偷渡失败被遣返，蛇头也不提供退费。于是，相比起从海外招揽员工，一些绑架团伙也开始在柬

埔寨境内绑架华人，然后卖到网络诈骗公司。卖人的费用也随著偷渡费用上升而水涨船高，近期已增长到

2.5万美金左右。甚至出现了柬埔寨嘟嘟车司机直接把乘客运到中国城园区的乱象。

部分在房地产投资热中血本无归的投资者，亦开始做起了网络诈骗行业。笔者认识的一位中国投资者，在

其资金被房地产市场套牢之后，便开始做起了网络诈骗公司的代理线。这些代理人由成熟的公司提供所谓

的“技术支持”和公司管理、自己雇人运作的方式来进行合作，但这些雇员也相当于变相被卖给了网络诈骗

公司，他们依然需要按照公司的霸王条款进行赔付，才能够获得人身自由。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20-06-28/doc-iirczymk9326296.shtml
https://www.58cam.com/thread-718059-1-1.html


2019年5月19日，柬埔寨西哈努克市的晚上。摄：Jorge Silva /Reuters/达志影像

从事诈骗的人：“自愿劳动”的生存困境 


在自愿与强迫之间，存有许多的模糊空间，这样的空间里容易滋生出随波逐

流的平庸之恶。

除了近期备受大家关注的“人口贩运”、“强迫劳动”的热点事件，更多的网络博彩公司员工介于自愿/强迫劳

动的状态，但这些“自愿劳动”的人亦同样身陷囹圄。如上述代理线的员工，代理人原本答应他们可以随时

离职，但却以压工资、人情绑架等方式劝说他们，使得他们无法离开公司。

一位在园区工作的女生告诉笔者，因代理线老板拖欠她工资，她只好假装配合工作。考虑到自己只有小学

文凭，在中国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千人民币，但在园区工作还能领到一万人民币的工资，所以她也希

望攒点钱回家买房过普通生活。

在“自愿劳动”者身上，我同时看到了无知、无奈、恐惧与个人欲望的交替存在，这些因素共同组成了西港

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在自愿与强迫之间，存有许多的模糊空间，这样的空间里容易滋生出随波逐流的平

庸之恶。

因为在中国亏空公款而欠下债务的小刘告诉笔者，在疫情期间，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所以转念把自己卖

给 络诈骗公 试 渡过失业 进去之前 他以为自 浑水摸鱼地 半年 过 赔 期之后



给了网络诈骗公司，试图渡过失业的日子。进去之前，他以为自己浑水摸鱼地做半年，过了赔付期之后便

可以离开公司。但当他被主管电击、并告知他赔付金额高达三万美金的那一刻，他才彻底绝望。

“我在这里要么做出好的业绩，要么就是死路一条了。” 


西港作为“赌徒的最后一站”，意味著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赌徒，不少人都因为赌博而身无分文，转头便把自

己卖进网络诈骗公司。笔者认识几位因网络赌博而陷入债务危机的人，他们在无力偿还高利贷的情况下进

入了网络诈骗公司工作。

我经常会问“自愿劳动者”一个问题，为什么明知道是诈骗还会愿意在里面工作。虽然他们是在人身自由受

到限制以及高额赔付的压力下从事这份工作，但笔者仍听到各种责任转移的叙述。

其中一种常见的论述是将个人的道德责任模糊处理，如：“他们不被我骗，也会被其他人骗；我不做，也会

有其他人做。”另一种论述则是直接将责任转移到受害者身上，“被骗的人真的是猪，那么简单的骗局都会

相信”、“说到底都是因为贪心”。

对于一些原本受到过网络博彩伤害而倾家荡产的人而言，骗人的逻辑更为简单，因为自己被别人骗过损失

了钱财，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部分自愿劳动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他们想要的财富自由，摆脱债务回到家乡，在西港的一切就好像没

发生过。但他们早已无法寻回在这个过程中所失去的同理心和伦理界线。



2015年3月27日，菲律宾马尼拉，一名赌场工作人员在赌桌上收集筹码。摄：Erik De Castro/Reuters/达志影像

网络诈骗为何生生不息 


随著疫情对柬埔寨旅游业的打击和禁赌令带来的连锁反应，导致大量的柬籍

员工失业，如金界赌场裁员引发的抗议从年初持续到现在仍未解决。柬埔寨

当局亦开始默许网络博彩园区招募柬籍员工。

网络博彩公司聚集的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柬埔寨等，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也都因其腐败、

权力滥用等政治生态而吸引铤而走险的投机者。作为后发展国家，他们迫切地想要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

题，因此以榨取国内资源的方式积累国家财富。杜特尔特便曾以人民需要吃饭的问题拒绝中国政府对于取

消网络博彩牌照的要求。柬埔寨虽然在2019年颁布了禁赌令来换取中国的无偿援助，并一直对外宣称柬埔

寨没有网络博彩公司，但这些公司只是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运作，仍然遍布于柬埔寨全境。

随著疫情对柬埔寨旅游业的打击和禁赌令带来的连锁反应，导致大量的柬籍员工失业，如金界赌场裁员引

发的抗议从年初持续到现在仍未解决。柬埔寨当局亦开始默许网络博彩园区招募柬籍员工，笔者认识的一

位做中英柬教育机构的校长在微信上公开做起了人力资源中介，介绍柬籍员工去园区上班，每一条招聘信

息都会特别备注：愿意/不愿意到园区工作。

由于柬埔寨官方否认柬埔寨境内有网络博彩园区的存在，这些诈骗公司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人口贩运和虐

待公司员工。自从中国血奴案被柬埔寨认定为造谣，并将中柬义工队队长陈宝荣抓捕入狱后，西港的部分

官员开始与网络诈骗园区达成秘密协议，当他们接到有园区的员工报警寻求救援时，会将求助的消息转卖

给当事人的公司，然后他们又将受害者快速地转卖给下一家公司，使得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网络诈骗公司为何生生不息？除了滥用权力的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保护，其产业本身也如同一个怪物，吸

纳各色人群和产业为其服务。跨国的洗钱组织为他们转移资金；倒卖信息的人不断为他们提供世界各地的

个人信息和隐私；世界各地的蛇头组织亦秘密地为他们输送不同国籍的员工；旅游中介公司为他们提供签

证和订票服务...甚至是一个普通的超市和餐厅都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

网络诈骗公司为何生生不息？除了滥用权力的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保护，其



产业本身也如同一个怪物，吸纳各色人群和产业为其服务。

他们善于利用人性的脆弱和贪婪，每个身处在这道网络里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一念之间变成

犯罪网络的一个节点。

曾是一名建筑包工头的阿金，在西港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承包了不少工程，在禁赌令之后，由于建筑商

撤资而陷入困境。2020年时，他自掏腰包为手下的建筑工人提供食宿，不到半年的时间，便因财务困境而

遣散了这些员工。“我就是太善良了”，阿金跟我说他只要动点歪念，就可以把这些人卖了。

尽管他跟我抱怨自己的遭遇，但我并不觉得他后悔没有卖掉自己的员工来换取回国享受生活的机会，而是

庆幸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能坚持自己内心的善意和底线。

但一年多后，我看到他因为绑架杀人而被柬埔寨警方逮捕的新闻。 


经过询问知情的朋友，笔者得知在2020年底，他因在某赌场欠下30多万美金的赌债，跟几位朋友一起进

入了网络诈骗公司上班。但因为业绩平平，便跟几个有过绑架经验的人一起绑架西港的会所小姐，希望通

过勒索赎金来偿还自己的债务。

这件事一直令我心有余悸，人类的善意和恶意在生存环境改变的情况下竟可以撕裂地如此极端。也许人性

的复杂如同黑洞一般无法窥视，当你凝望深渊时，可能就成为深渊的一部分。

但在网络诈骗不断扩大范围的过程中，不是贫穷、落后和追求发展应该受到谴责，也不是道德不完美的个

体应该受到谴责，而是发展的结构暴力、普遍的权力滥用和犯罪不受制约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利用这些践

踏人类尊严、不断挑战人权底线的产业变得腰缠万贯，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失去家园、失去生活的尊严，甚

至是生命。

近期，又有传闻说网络诈骗公司正在向非洲转移，更多贫穷、贪腐严重、法制不完善的地方成为了他们转

移的目的地，并招募非洲员工为他们发展国际诈骗业务。网络诈骗公司正肆无忌惮地将产业渗透到世界的

各个角落，逐渐变成一个不分族群、不分国别的国际犯罪集团......

网络诈骗会走到它的最后一站吗？ 


注1：Acemoglu与Robinson等人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提出广纳式制度与榨取式制度的不同的国家发展

类型，他们认为这是区分富裕和贫穷国家的制度差别。富裕国家如英国采取广纳政治制度和广纳经济制度，因此能

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实现良性循环，并使得利益和福利能够广泛分配到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但是亚、非、拉等国家



多采取“榨取政治制度”与“榨取/广纳经济制度”的组合，使得权力和经济利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